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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莲池 

很小的时候，我看过一次扒龙

舟。虽然过去了几十年，依然记忆

犹新。

端午节，我们这里除了呷粽

子，洗艾叶水澡，还有一个重要活

动——扒龙舟。那年离端午节还有

一个月，铜六爷公布消息：我们村

的龙舟要去邵阳参加比赛。消息一

出，村里人奔走相告，高兴得像家

家都出了状元。

端午节近了，村里人选一个好

日子，把存放在堂屋的老龙头“请”

出来。五晚娘在八仙桌上摆上米酒、

鱼和肉。铜六爷点燃香，带着大家跪

下，敬天地、敬祖先……然后大家把

屋檐下的“黄龙”抬出清洗干净，安

上老龙头。铜六爷拿起朱笔，轻点老

龙头双眼。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

“祭龙头”和“起龙”仪式就完成了。

端午节前一天，孩子们就开始

议论：“明天去邵阳看扒龙舟喽！”

“我想去魏家桥看，不知我爷老子

准不准我去。”大家又兴奋又着急，

兴奋是因为有龙舟赛看，着急是怕

大人不答应。我不急，因为父亲答

应了——村里很多人去，满叔又是

鼓手，我自然能跟着。

端午节那天上午，我随铜六爷

来到资江边。天很蓝，白云像悠闲

的牛羊；河水也很蓝，天上的“牛”

“羊”落在水里，风一吹，碎成一片

片白絮。河两岸挤满了人，有的站

着，有的坐着，还有的骑在树杈上，

卖粽子和棉花糖的小贩穿梭其间。

铜六爷牵着我在人群中挤来挤去，

找了一棵歪脖子柳树，把我抱上树

杈，自己站在树下。我闻着汗味、粽

子味、雪花膏味，听着潮水般的嘈

杂声，心想，人真多啊，只怕邵阳的

人都来了。

11条龙舟在河里一字排开，有

长有短，龙头高高扬起。舟上的人

穿统一衣裤，坐成直线，每人一柄

木桨。我们村的“黄龙”排在最左

边，离我最近。满叔站在老龙头后，

身前一面大鼓。他双手握槌，昂首

挺胸，像一个即将出征的将军。我

暗自自豪，觉得我们村一定会赢。

“啪”的一声脆响，比赛开始。

11条龙舟应声齐发，箭一般蹿出。

霎时，鼓声震耳，“嗬嘿—嗬

嘿”的号子响彻云霄。汉子们身体

整齐地上下摆动，木桨整齐地前后

飞舞。舟身犁开碧波，舟尾翻涌长

长白浪。我的心随着鼓点狂跳，脸

色想必绯红——只是我自己看不

到。有老人走到河边，丢下粽子，双

手合十，念念有词。

转眼间，龙舟分成三个梯队，“红

龙”“黑龙”领先，“青龙”“白龙”和我

们“黄龙”紧随，另6条“龙”在奋力追

赶。鼓声更急，号子更响，河水和人群

一起沸腾。这边喊：“邵阳必胜！”那边

回：“隆回第一！”“青龙”开始加速，

“咬”住了“黑龙”的尾巴。“黑龙”似乎

慌了，舟上汉子手里的木桨玩命似的

挥动，却不再整齐。“青龙”继续加速，

和“黑龙”并驾齐驱。“黑龙”舟头一

歪，差点侧翻。岸上人群爆出一阵惊

呼。“青龙”趁机超过“黑龙”，又“咬”

住了“红龙”的尾巴。

我们村的“黄龙”也追了上来。

满叔稳稳站立，鼓槌疾落，丝毫不

乱。汉子们的桨也丝毫不乱。老龙

头高高扬起，仿佛要腾空而起。“黄

龙”超过了“白龙”，又超过了“黑

龙”。“老龙头，加速！老龙头，加

速！”突然的喊声吓我一跳——是

铜六爷！他把双手举过头顶，喊一

声，双手向上挥一下，双脚同时往

上跳一下。铜六爷喊着跳着，一不

小心，摔倒在地。他爬起来，揉一下

膝盖，接着又喊又跳。看到铜六爷

的样子，我心里很难受。但我相信

老龙头听到了铜六爷的喊叫，会和

满叔他们一起为村里争光。

正午，活动结束。河面碧波悠

悠，云影缓缓浮动。龙舟还在水上

漂着，不愿离去。岸上的人也不愿

离去，有的开心：“回去摆酒，好好

庆祝庆祝！”有的懊恼：“哎，输了。宁

可输丘田，不肯输一船。明年再来，

一定要赢回来！”

今年端午节，资江又举行了盛

大的龙舟赛。河里不见了老龙头、

铜六爷，但“同舟共济，奋勇争先”

的呐喊仍在资江上空回荡。

（申云贵，邵东人，湖南省作协会员）

老龙头，加速！
申云贵

我出生于新邵县的一个小村

庄。老家门前有一条小河，河道不

宽，水也不深，养得一方水土安稳

温柔，却始终托不起一艘真正的龙

舟。我从小到大，从未在家乡亲眼

见过一场像样的龙舟赛。

可龙舟这两个字，从我记事

起，就深深镌刻在心底。它不是亲

眼所见的喧嚣热闹，而是老一辈人

口口相传的旧事，是一段曾热烈沸

腾、又骤然沉寂的乡土旧梦。

村里老人闲谈时，总爱说起从

前的端午赛龙舟盛景。早些年，我

们那边端午赛龙舟风气极盛。每年

端午前夕，村民便自发集结组队，

远赴酿溪集训备赛。他们日日挥桨

磨合，夜夜勤练不辍，只为在竞渡

之中为家乡争一份荣光。那时的乡

人朴实又倔强，骨子里透着一股不

服输的韧劲。大家常说，农事可缓，

龙舟不让。龙舟竞渡，赛的不只是

力气、速度，更是一方乡邻的骨气、

一群少年的精气神。

后来，响彻江岸的锣鼓声悄然

停歇，传承多年的赛龙舟民俗戛然

而止。

乡下竹林遍地，闲暇时我便挑

选柔韧青竹，做成一个简易质朴的

小竹排。没有精致龙头、没有五彩

装饰、没有震天锣鼓，可在我和小

伙伴眼中，这一方小小的竹排，就

是我们独一无二、最为威风的龙

舟。每到夏日午后，我们一群孩童

便结伴奔赴村前小河，将竹排推入

浅浅清波。我们赤脚踏在清凉水

中，以手为桨，模仿老人口中龙舟

竞赛的模样。这场朴素的小河竞

渡，没有观众喝彩，没有名次奖赏，

却盛满了我们最热烈的欢喜。

随着年岁渐长，我走出乡村为

生活奔波。虽历经沧桑，可心底这

份龙舟情结，从未有半分消减。多

年来，无论生计多忙碌、琐事多繁

杂，只要听闻何处举办龙舟赛事，

我总会抽身奔赴，弥补儿时遗憾。

让人欣慰的是，沉寂多年后，家

乡新邵的龙舟文化悄然复苏。近些

年，县里积极组建专业龙舟队，征战

各级赛事。岁月不饶人，如今我年岁

渐长，体力不复往昔，不能像年轻后

生一般踏浪挥桨、驰骋赛场，为家乡

冲锋争先。但热爱不分老少。

虽不能上场竞技，我便甘愿默

默坚守，为家乡龙舟事业发光发

热。家乡的龙舟队伍每一次备赛出

征，我都积极奔走，出钱出力，踏实

做好各项后勤工作。赛前，筹备物

资、整理器具、安顿队员，事事细致

周全；赛中，驻守江岸，全力呐喊助

威；赛后，陪伴队员复盘得失、舒缓

心绪。

数十载光阴流转，从儿时小河

边的竹排逐梦，到中年赛场旁的默默

护航，龙舟情结贯穿了我的大半生。

（李国中，新邵人，文学爱好者）

半 生 龙 舟 情
李国中

邵阳市龙舟大赛早已闭幕，而

那万人空巷看龙舟的呐喊声，犹在

耳畔回响。

这场令人瞩目的龙舟赛，我是

刷手机，断断续续看完的。在长沙湘

江边的关公广场，我一边看护着在

游乐场玩耍的孙女孙子，一边看网

上的直播。

在此之前，我曾在一位邵阳县

籍兄弟的朋友圈留言，预测了龙舟

赛的前三名。这当然是一厢情愿的

猜测。其实，我对 38支参赛队的实

力，几乎一无所知。

家乡的高沙古镇龙舟队，曾远

赴贵州参赛夺牌而归，也曾在以前

的市龙舟赛上获奖。这些年，市、县

内没有举办龙舟赛。但端午期间，只

要蓼水河不涨水，这支自发组织的

龙舟队，总要在江中自娱自乐地划

上几个来回，引得群众停下手中活

计，争先恐后驻足观看。我在高沙居

住十多年，有幸看到过队员们奋勇

争先的风姿。所以，我是希望他们在

市龙舟赛上夺牌的。

赛前主持人介绍到每一支队

伍，都要热情洋溢地介绍队伍所

在地的人文风物，我听得沉醉。

古老邵阳厚重的文化气息，优美

的山川风景，扑面而来。当介绍

到洞口宗祠文化，我想起了我在

职时，曾陪同来自全国各地的文

艺名家参观高沙曾八支祠。名家

们对曾八支祠的交口称赞，令我

无比自豪。

比赛的声浪，让资水沸腾。当

北塔区谷洲村龙舟队的龙船入水

时，那个已有 130 多年历史、用整

块老木雕凿成的龙头，在碧波中闪

闪发光。这种光，从古代穿越而来，

令人震撼。

早安隆回队美女鼓手曾琪出

场时，她击鼓呐喊的飒爽英姿，让

我想起了代父从军的花木兰，想起

了所向披靡的穆桂英，想起了新时

代在各条战线上建功立业的三八

红旗手……

比赛的颁奖典礼，我看到了笑

容满面的程蓓书记，与夺冠的每一

名队员亲切握手，看到了队员们脸

上蓬勃向上的精气神。

龙舟赛的冠军，我预测准了，

这让我兴奋。而我家乡的队伍，虽

然只夺得了第 22名，有点遗憾，但

我想，他们肯定不会服输，一定会

卷土重来。

刷屏看龙舟，我看到了“宝古

佬”不甘落后的精气神，听到了邵

阳腾飞的号角声。

（张声仁，洞口县文联退休干部）

刷 屏 看 龙 舟
张声仁

““我的龙舟记忆我的龙舟记忆””征文选登征文选登

中国楹联界最高奖项——“梁章钜

奖”，湖南仅有两人获得：一位是联坛泰

斗、中南大学教授余德泉先生；另一位则

是邵阳人邹宗德，他是“湖湘楹联七子”

之一，也是“中国联坛十秀”之一。2023

年，他获得“瓯海杯”对联理论奖——这

是中国对联理论最高奖。

邹宗德出生于隆回，24岁加入中国

楹联学会，是当时最年轻的会员。40 年

来，邹宗德创作了数千余副对联，编著有

《对联创作学》等多部典籍，屡获重量级

荣誉。在湖南省“三百工程”文艺人才中，

诗词、楹联领域仅他一人入选。

尤为硬核的是，他发现了武冈浪石古

楹联村——那里保存着从明清至中华民

国的石刻楹联41副。经他考证、推动，该村

挂上了“中国第一古楹联村”的金字招牌。

城步一副神秘“隐字联”，经他推介，引发

联界破译、争鸣，轰动海内外。在邵阳县岩

口铺扶贫期间，他推动保护车万育故居。

在他的推动下，洞口、邵东、隆回三地先后

获得“中国楹联文化县”国字号招牌。他开

课教学30余年，曾在《邵阳日报》开辟多个

楹联专栏、在邵阳电视台主讲楹联，累计

培养诗联教师与学生超过5000人……邹

宗德一心守一联，撑起一城文脉。

中国楹联学会原副会长刘太品评

价其作品：“王者气象从来不靠长得

帅。”意指邹宗德之联，赢在气吞山河的

格局，赢在扛鼎千钧的分量。中国楹联

学会会长肖良平说：“邹宗德先生集创

作、理论、教育、组织于一身，成绩斐然

……以梁章钜奖、‘瓯海杯’理论奖双桂

冠膺于一身，乃当代楹联界之翘楚。”全

国总工会原副主席周玉清说：“邹宗德

是一位全国楹联大家，更是一位身体力

行的文化传薪者。他扎根邵阳，将这片

土地的楹联文化遗产从沉睡中唤醒，让

邵阳的楹联文化在全国声名鹊起。”

邹宗德整理出版的《邵阳名胜楹联

集》，涵盖百余个景点，收集了上千副对

联。邵阳的名胜古迹和名人故居，处处可

见邹宗德的题联。他痴迷两行小字，说楹

联是独属于汉字的浪漫。他还说，写联

时，仿佛在与古人对话，也在为未来留

声。“文化传承就是要痴迷。我愿意一辈

子守着它，让更多年轻人看见——两行

小字里，藏着千钧力量。”他说。

关于名胜，邹宗德留下许多传世之

作。《题白沙古井茶艺馆》：“一园月色和茶

煮；万古泉声带韵流。”寥寥数字，把月色、

茶香、泉声写活了。《题岳麓山穿石坡》：

“名茶雪煮香穿石；大麓云飘醉入壶。”写

尽山居品茗的极致清冽与洒脱。《题新宁

舜皇山》：“山因舜帝成名，耸千丈而高衡

岳，拔地湘南，为岭南瞻云就日；我倩仙家

施法，挂五弦以接苍梧，横琴天下，替吾民

解愠阜财。”胸怀天下，力透纸背。《题魏午

庄故居》：“狮象化山歇坐骑；蛟龙激浪出

金潭。”英雄故里的不凡气象跃然纸上。

《题山西运城安邑》：“乃舜皇息壤，肇五千

年华夏文明，天下听虞韶，替黔首阜财解

愠；为禹甸中枢，领百万里山川壮丽，河东

重王气，看鸣条虎踞龙蟠。”从舜皇息壤到

禹甸中枢，横跨五千年华夏文明。此联为

全国征联大赛一等奖作品，从3000余件

投稿中脱颖而出。

邹宗德以两行小字，扛起千钧文脉；

用一生痴守，写出时代回响。

􀳅宝庆人物

一 生 痴 守 两 行 字
——楹联文化传薪者邹宗德的艺术人生

伍想德

(上接1版)花瑶挑花的古老技艺在教室里

传承，呜哇山歌的调子在山谷间回荡。年

逾古稀的瑶族老人周一雷打不动地来学

校教授呜哇山歌。课间操时，孩子们跳起

竹竿舞，踏着自信的“模特步”。

谭美珍把这套理念概括为“体育铸

身，劳育铸能，美育铸魂”——落实下来，

就是田间地头的一锹一镐、山野林间的一

步一探、非遗课堂上的一针一线。草原学

校从不回避自己的短板：学生多是留守儿

童，设备不如城市，交往圈层有限。但他们

认准一个道理：乡村孩子的课堂，未必需

要用城市的尺子来衡量。深厚的乡土文

化、丰富的民俗资源、变幻莫测的大自然

——这些恰恰是城市学校无法复制的独

特优势。

路径二：以外部“输血”带动自我“造

血”。

湖南大学的持续支教、社会企业和公

益组织的关注，为草原学校提供了宝贵的

师资补充和资金支持。更重要的是，这些

外部资源不是一次性“施舍”，而是形成了

可持续的供给链——湖南大学先后派出

8批29名大学生支教，全国各地志愿者也

接力相助，学校的口碑越来越好，关注度

越来越高，资源也就越来越充足。

这是一种良性循环：外部“输血”激活

了学校的自我发展能力，而自我发展又吸

引了更多的外部关注。邵阳地区的乡村学

校完全可以和高校、公益组织建立长期对

口帮扶机制，改变“输血一次就结束”的传

统模式。

路径三：以“看见”代替分数评价。

从家长把孩子从浙江转回来的决定

可以看出，家长们对教育的期待，已经超

越了单纯的分数竞争。他们想要的，不是

一张漂亮的成绩单，而是一个“眼里有光”

的孩子。

草原学校的孩子们参加全国语文朗

读比赛，一举夺得全国团体组总冠军。曾

经不爱说话的蒋松妤后来爱上了写诗，还

为自己的诗谱上了曲子。家长看得真切

——孩子的眼睛亮了，笑声多了，自信和

阳光从每个孩子的眼睛里透了出来。这种

“看得见的成长”——在田野里感知季节

变化，在非遗课堂上触摸祖先的智慧，在

劳动中收获真实的成就感——才是乡村

教育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隆回县高平镇马落中学党支部书记、

校长周炯斗认为，不要回避乡村学校的短

板，而要充分挖掘其独有的乡土优势。大

自然就是最好的教材，民俗文化就是最好

的教学资源。要把学校办成孩子“想待的

地方”，而不是“不得不去的地方”。

一种范式：让学校成为“想待的
地方”

从10多个孩子到293个孩子，从濒临

撤并到成为乡村教育样本，草原学校用9

年时间证明：乡村小规模学校不仅可以生

存，还能活得精彩、活出尊严。

邵阳学院理学院（师范学院）原副院

长、副教授李崇爱长期致力于农村基础教

育研究，他把研究的触角深深扎进乡土

里。他分析认为，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

和出生人口持续下降，乡村小规模学校的

撤并与提质，是当下教育主管部门面临的

一项重要工作。乡村小规模学校撤并、学龄

儿童异地安置入学，在保证了儿童接受教

育权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儿童上学往返安

全风险上升、家庭教育成本增高等问题。

李崇爱指出，草原学校的发展为乡村

小规模学校的转型提供了一个成功范式，

其价值在于：一是可以切实保障儿童受教

育权，防止义务教育阶段儿童辍学、失学；

二是可以让儿童在熟悉的生活场域中学

习，防止异地就学儿童脱离原有生活环

境、远离父母带来的“水土不服”；三是可

以赓续乡村文化，防止乡村教育的过度抽

离导致乡村文化空心化和青年逃离。

他同时提醒，乡村小规模学校尤其是

偏远地区小规模学校的发展，不仅需要教

师的情怀，更需要制度与机制的保障。具体

而言，需要做好总体布局与定位，完成从

“普通完小”向兜底型、特色型学校的功能

转变；解决好“一人多岗、全科教学”问题，

破解“缺人、不稳、不专业”困境；保证生均

经费足额到位并适当倾斜，确保不因学生

人数减少而难以为继；充分利用现代信息

技术与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但不盲目

城市化，保留乡村教育的乡土根脉。只有这

样，才能实现区域教育动态均衡发展。

大山里的琅琅书声，应该在最需要它

的地方一直延续下去。

草原学校的启示或许正在于此：乡村

教育的出路，不在于向城市看齐，而在于

向内扎根。根扎得越深，枝叶就越茂盛。当

每一所乡村学校都能找到自己独特的生

长方式时，那些散落在山间的“云上村

小”，就不再是被时代遗忘的角落，而会成

为中国教育图景中最生动、最坚韧、最不

可替代的一部分。


